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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接到小姨视频电话，“喂，粒蛘
啊，今天村里人送给我一只‘飞鸭’，是中
午在江里下网捕鱼时挂住的，送给我补养
身体，还有几斤小白鱼，都是江里的，周末
带孩子回来吃饭吧，到时候给你炖着吃，
你先看看它，活蹦乱跳的呢……”透过镜
头，袋子里有一个像鸭子的“小东西”——
灰扑扑的，比家养的鸭子小很多，一副不
起眼的样子。袋子打开后，它惊恐地在里
面使劲扑腾着。

“这是一只野鸭子吧？”
“是的，咱们这都叫飞鸭，上回咱们一

块吃饭时你还说过，咱家这野生动物多，
不能随便吃、随便打，还说涉嫌违法啥的，
你看这个飞鸭咋整？总不能吃了吧？”

“小姨，我看它是个野鸭子，应该是国
家保护动物，可不能吃。这样，你明天找
个出租车帮我送到单位，回头我给你买些
牛肉吃。”

挂断视频，还是有些不放心，又发送
信息特意“强调”了两句——袋子要打开
口子让它透透气，喂它点水……

满心惦记了一夜后，大早就赶到单位
门口，查看小姨给我送来的“小东西”。打
开 袋 口 ，一 只 棕 褐 色 的 小 鸭 子 蜷 缩 在 袋
底，见到有人伸手进来，紧张地乱叫起来，
并用嘴不断向伸进来的手上乱啄。一把
按住后，在袋中简单查看一下，身体、翅膀
和脚掌等部位没有受伤的迹象，心中不由
松了口气。

之前第二检察部联合野生动物保护
站开展过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对于这
个“小东西”，他们应该能给出更为确切的
信息。在第二检察部办公室，法警队长一
眼 就 认 出 它 是 雌 性 野 生 绿 头 鸭 ，是 国 家

“三有”保护动物，所谓“三有”保护动物，
是指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自然的精灵只有回归它原本的地方，
才会绽放出真实的美丽。“小东西”重获新
生可能是一个偶然，可若没有此前我们组
织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没有与家人有意
无意的普法教育，没有人性的善良，“小东
西”的命运可想而知。

视频连线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确认
了 它 的 身 份 和 健 康 状 态 后 ，站 长 告 诉 我
们，现在正是绿头鸭的孵化期，它又是一
只母鸭子，建议我们把它在被抓住的地方
放生，这样更有利于它能够顺利返回原来
的巢穴，继续孵化自己的蛋。

为 了 尽 快 让“ 小 东 西 ”回 家 ，当 天 下
午，我与第二检察部的同事共同驱车三十
多公里前往野鸭子被抓住的地方——五
道江镇的江边浅滩。路上，同事们不时掀
开装着“小东西”的纸箱盖子看看。也许
是知道了我们正在送它回家，“小东西”并
没有像先前一样又叫又扑腾，只是睁大一
双眼睛，扑闪扑闪友善地望着我们。

来到江边的草坪上，技术员小张用双
手小心地把“小东西”从箱子里捧出来 。
那一刻，它也许是有些害怕，或是看见了
熟悉的地方，使劲地在小张的手里挣扎起
来。感受着手里的焦急，小张嘴里念叨着

“马上、马上”，三步并作两步，在江边双手
向前一抛——“小东西”使劲扇动着翅膀，
扑棱棱地直向江面飞去，盘旋半圈后落在
江心。正在大家担心它是不是飞不动了
的时候，它又从江心飞起，直向下游的远
方飞去，一直消失在大家目送的视线中，
大家兴奋起来，说：“这回它可真回家了。”

我们伫立在江边，久久没有离去。极
目山川，风景如画。

（作者单位：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

“小东西”放生记
赵粒蛘

小时候，我家有一头驴和一匹马。驴的名字
叫黑眼圈，马的名字叫大白，后来爷爷把大白卖
了。那几年干旱，山里青草少，家里的草料也不
多，而马又吃得多，养不起。但是地里有很多的
农活啊，一头驴又拉不动犁，爷爷就用卖马的钱
买回来了一头驴，一头灰突突的驴，我们给它起
了个名字叫圆蛋儿，因为它长得圆嘟嘟的，像个
鸭蛋一样。圆蛋儿是头母驴，来到我们家的第二
年，圆蛋儿生了一头小驴儿，也是灰突突的，可爱
极了，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叫灰灰。灰灰叫起来
咴咴的，像是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我们家有
了三头驴，黑眼圈、圆蛋儿和灰灰。

爸爸和两个叔叔分家的那年，我已经快十岁
了，刚上二年级。家分了，原来的一家人成了三家
人，但在怎么分驴的问题上爷爷没了主意——驴
是家里主要的劳力，犁地种田送粪碾场几乎样样
都离不开驴。灰灰还小，还不能下地干活，而黑眼
圈却正是壮年，力气最大的时候，兄弟仨都想要黑
眼圈或圆蛋儿，不想要灰灰。最后兄弟仨一合计，
三头驴暂不分家。所以黑眼圈、圆蛋儿和灰灰就
一直生活在一起。

我每天放学后就和哥哥一起去山里割草，回
来喂三头驴。三弟还小，不能跟着我和哥哥去山
里割草，但是我和哥哥每次割了草背回家，三弟
都悄悄地把最好的草留给灰灰。三弟最喜欢灰
灰，灰灰也最喜欢跟在三弟身后转悠来转悠去，
看来是惦记着三弟给好吃的。

我最喜欢的是圆蛋儿。圆蛋儿长得好看，脾
气也特别好，属于贤妻良母型的。我最喜欢圆蛋
儿还因为下地回来或者上地的路上，如果累了，
我就骑在圆蛋儿的背上，圆蛋儿从不拒绝。每年
夏天我和爷爷都要到山里去放驴，爷爷腿脚不
好，有关节炎，每次从山里回来，爷爷都骑着圆蛋

儿，爷爷说圆蛋儿是他的一条腿。黑眼圈就不一
样了，它最讨厌有人骑它，甚至偶尔驮点东西它
都不愿意。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去山里放驴，
黑眼圈到处乱跑，还偷吃人家地里的庄稼，把我
给气坏了。趁着爷爷不注意，我和几个小伙伴用
草绳把黑眼圈捆了，然后我们几个都骑在黑眼圈
的背上欺负它，看它忍气吞声的样子。但是，解
开草绳之后，黑眼圈还是不让人骑，谁靠近了就
尥蹶子，它就是这种倔驴脾气。

直到我上了高中，每年的暑假我还会去山里
放驴，那时爷爷已经七十多岁，即便骑着圆蛋儿
来回，身体也折腾不起了，我只得一个人去。爷
爷老了，黑眼圈也老了。爷爷说黑眼圈比我哥哥
的年龄还大呢。黑眼圈真的老了，走起路来也开
始摇摇晃晃，有好几次驴贩子愿意出高价钱买走
黑眼圈，爷爷都没同意，他说：驴贩子买这么老的
驴不是为干活，买回去第二天就做成驴肉包子
了。黑眼圈跟了他一辈子，他舍不得让人吃了
啊。

可是没想到就是那年的暑假，黑眼圈死了。
那天早上下着蒙蒙细雨，直到下午的时候雨才
停，我和三弟就赶着黑眼圈、圆蛋儿和灰灰去山
里。山里路滑，黑眼圈走着走着就摔倒了，然后
就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我跟在黑眼圈的后面哭着
喊着拼命往山下跑，可还是没有挡住它。我压根
儿没想过，我根本挡不住它。可怜的黑眼圈像一
块土疙瘩，不停地翻滚着，嘶叫着，一直滚到了
山脚下。等我跑到山脚下，黑眼圈已经不行了，
我大声地喊着：“黑眼圈，黑眼圈！”我揣它的屁
股，拉它的脖子，抱它的身子，它只是努力抬头
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深深地把头埋进了土里。几
个小时后爸爸和几个叔叔赶过来了，看到黑眼圈
已经死了，就地埋葬了它。第二年夏天我又去了

埋黑眼圈的地方，看到那里长满了杂草，我的心
里一阵阵发酸。

黑眼圈死后的第二年，哥哥考上了大学；第
四年，我考上了大学。我们兄弟俩是我们那个乡
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爷爷高兴得不得了，但
是昂贵的学杂费却让一家人很头疼，我开学的前
几 天 ，爷 爷 和 几 个 叔 叔 一 商 议 ，决 定 卖 掉 圆 蛋
儿。爷爷说圆蛋儿吃得太多，养不起了，连连干
旱，山里草越来越少，家里的草料也更少了。我
和哥哥都明白，爷爷想卖了圆蛋儿给我们哥俩筹
学费。就这样，我上大学的那年，圆蛋儿也离开
了我们家。不过爷爷说了，圆蛋儿到新家肯定会
受到很好的照顾的，因为圆蛋儿脾气好。买主牵
走圆蛋儿的那天早上，爷爷把圆蛋儿的毛梳得光
光的，还在圆蛋儿头上系了一根长长的红布带
子。买主牵着圆蛋儿已经走出了很远，爷爷还在
山梁上喊：这头驴，叫圆蛋儿，圆蛋儿！

哥哥大学毕业后当了警察，我大学毕业后去
了部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回家的次数越来
越少，但每次回去，我们还是抽空去喂喂灰灰。
灰灰已经完全长大了，叫起来却还是咴咴的。黑
眼圈死了，圆蛋儿卖掉了，灰灰承担了我们三家
的所有农活，直到老得迈不动腿。

这就是我家的三头驴的故事。驴是可爱的
动物，它没有牛的体面，没人会说驴气冲天而说
牛气冲天；也没有马的桀骜，人们不会说驴到成
功吧？驴就是驴，沉默而从不张扬，矜持而默默
无闻。在贫瘠的山坡上，在瑟瑟冷风中，在炎炎
烈日下，在一声声的吆喝下，都有驴瘦小单薄而
不倦的身影。而我，一个放驴长大的孩子，多少
也有一些驴脾气——和我们家的三头驴一样一
样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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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的地方离家并不算远，近两个小时的
车程，却经常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
工作，有时候因为小家庭的各种琐事，一个月也
回不了一次家。

两个月前母亲肩痛，在家痛得手臂都抬不起
来，每天穿衣服都得父亲帮忙。尽管这样，为了不
让我担忧，每天的电话里，母亲只字未提她肩痛的
事。要不是我恰好回家，她压根就不打算告诉我。

村里好多邻居家都安了视频，征得父母的同
意，我也打算安一个。这样随时可以知道他们在
家究竟过得怎样。父母年岁大了，我不在身边，
实在放心不下。

不得不佩服现在的服务，我打完电话，不到半小
时师傅就上门了，又过了不到半小时，视频安好了。
手机里下载一个小程序，就可以随时看。

视频摄像头正对着我家院子，自从安装了
它，我就像有了某种执念，时不时地，只要想起有
这么个玩意儿存在，就马上打开瞧瞧。

大部分时间，都只能看到紧闭的大门和蜷缩
在窝里睡大觉的小狗，很少能看到母亲的身影，
她大多都在农田里忙活。

那天艳阳高照，我打开手机，见院子里晒了

很多被单衣服，便在视频里喊了一声：妈，你在洗
衣服啊？母亲随着声音转过身来回答：这东西还
能说话啊？她有些惊喜，还说以后我想和她说话
也不必打电话了，视频里喊一声，她就跑来站在
镜头下和我对话。

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只通过视频和她通了
一次话，更多的时候母亲都不在视频里，我打开
通话功能喊她，也没有回应。农忙时节开始了，
她下地的时间更多了。

根据院子里的背篓和三轮车在不在，我大致
可以判断母亲在哪块地里干活。

这两天三轮车都不在，母亲肯定在老房子那
块地里收车前草，这两年车前草价格比粮食高好
几倍，母亲种了很大一片。价格虽不错，但活太
多，车前草成熟的速度不一致，需要背着背篓弯
腰在地里一根根挑，成熟一根就割一根。母亲是
慢性子，干活也慢极了，有时候大半天，也只割了
一两背篓回来。

因为恰逢农忙时节，田里的小麦油菜要忙着
收割，水稻也要抢着时机种下，所以母亲没空在
院子里待着。早上六点多我起床时打开，大门紧
闭，三轮车已经不在了；中午我吃完饭打开时，三

轮车放在院子中间，母亲在厨房里忙着；晚上十
点我睡觉前再打开，院子里的灯亮着，她还在厨
房里做晚饭……

虽然不常在视频里看到父母，但自从安了视
频，我的心踏实了不少。他们年龄越来越大，又
没有随身带手机的习惯，每次打不通电话我都会
胡思乱想半天，直到打通电话悬着的心才放下。
特别是父亲听力近年来严重下降，已经得靠助听
器来提高听力，电话声音太小，他经常听不清楚
我说话，我们之间很少打电话。而今至少每天能
看到他们都在干什么，知道他们今天大体状况如
何。

前两日突然断崖式降温，连续降雨，我打开视
频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墙角边发呆，小狗也蜷缩
在旁边睡觉。年过六旬的母亲因为常年干农活，
显得比同龄人要老很多，听见我的声音，母亲立即
理了理头发转过身来，笑着对着摄像头和我说话。

那一瞬间，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双抢时
节家里农活多得很，就因为下雨，母亲才得以休息
片刻，却不想让我看到她疲惫不堪的样子。

这个周末，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家。
（作者单位：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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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供销社饭店上班第三个月，面工营生刚
熟络过来，组织安排我去县城学车工，就是学开
车床。饭店的师傅祝贺说，小王出息了。啥出
息？饭店里还要添车床？会计曾哥说，开车床
是个技术活儿，等学好了就去供销社后厂，就不
干火头军了。

这让我回想起九月份，饭店接待了全县供销
社主任会议。记得中餐主菜是大盆的清炖花鲢
鱼，还有大盆的黄瓜猪头肉。我去上菜，被县供
销社的一位领导叫住，问我家是哪里，哪儿毕业，
他对我们供销社陈书记说，这小年轻不错，得培
养下……一番话搞得我莫名其妙。

丑人自有丑人福，幸运再次眷顾了我。高中
毕业前夕，我娘曾撵着我爹，捎上鸡蛋、桃酥和麦
乳精，骑了三十里山路，去求一在省城工作的远
房亲戚，让人家帮我找个开车床的技术活儿。我
爹回来说，人家说咱儿子还没车床高呢！那车床
有多高？比麦场里的脱粒机还要高吗？爹娘都
没见过。

学车床的单位是县化肥厂，是父亲用自行车
驮着我去报到的。化肥厂在县城西南角。进厂
门，脚踩的是黑乎乎的炭灰，穿皮鞋不用擦黑鞋
油。到处都是哧哧的放气声，还没看清厂的轮
廓，就被刺鼻的氨水味熏得又是喷嚏又是流泪。
我原先的师傅打趣说，饭店的油烟没把你熏胖，
在氨水味道里你该长高长胖了吧！

来到厂东南角的机修车间北屋办公室，车间
李 主 任 把 我 安 排 给 车 工 组 负 责 人 王 主 任 王 师
傅。这位女师傅个儿不高，一双妩媚的大眼睛让
人一见难忘。车工间在机修院子的东屋，进门，
并排着两台吱吱叫的车床。王主任把我领到北

侧那台车床前，跟一年轻微胖的师傅说，给你个
徒弟小王，带不好，你小心点！

“鞠师傅好！”我怯怯地叫了声。“别别，咱兄
弟俩一块学。”浓眉大眼的鞠师傅一声兄弟，像一
阵小雨，放松了我提溜着的心。

鞠师傅擦了擦手上的油，领我在大车间转
了一圈：这是张师傅，车床是 C616；漂亮的这位
是小夏师傅，她开的是磨床；这台大家伙，是进
口的 C30 车床，也只有大夏师傅——我听成了
大侠——记得住它。留着寸板头、脸型棱角分明
的大夏师傅哈哈一笑，朝我抱拳拱了拱手，仿佛
是山寨寨主相见，义气得很！这是铣床，周师傅
刚从部队转业分配来……

“王主任、王师傅，咱们的头儿，是我的师傅，
厂里的美人，厉害着呢！”他最后才介绍了美女师
傅，说她厉害。是性格呢，还是技术呢？我不便细
问，可足见鞠师傅对王师傅的敬畏。平时不太言
语的鞠师傅，这次把机修车间的男女师傅一一介
绍给我，让我立时有了大家庭的亲切感。

由于化肥厂管道多，鞠师傅和南邻张师傅的
车床主要承担加工衔接管道的法兰盘任务，再是
加工大号螺母和螺杆。鞠师傅让我先站他对面，
清除加工法兰盘件产生的铁屑。这也是熟悉从
上铸铁毛坯，到去皮，钻孔，扩孔，抛光一系列加
工工序的程序需要。

来厂第三天，我抢着帮鞠师傅拆卸加工的铁
件；他进行下一道工序，我把需要的游标卡尺或
其他工具递上。看鞠师傅很诧异，我解释说，我
在中学就曾在车床车间帮忙过。鞠师傅让我试
试车床的基本操作工序。我从电机启动，刀架上
刀具，进刀，喷冷却液……待机床静下来，他抹了
一把额头的汗，喊了一声好小子，行！一巴掌拍
得我肩膀生疼。

加工管道法兰盘，算不上十分精密的活儿。有
难度的，是加工螺母和螺杆。多切一丝一毫，少切
一丝一毫，都不行。长木匠，短铁匠。尽管车工玩
的是铁头子活儿，但下刀前必须精密计算，进刀，要
留出打磨抛光的余地。口径差半毫米不到，也就废
了。我就曾败走过麦城。那次自恃有了一定基本
功，主动请缨加工不锈钢法兰盘。也许被师傅们的
嬉闹分散了注意力，扩孔时，比误差大了 1 毫米。
这就等于40码的脚上穿了42码的鞋子。等鞠师傅
回来拿游标卡尺一测，笑脸骤然变成了冷面。我额
头的冷汗早流到了脸颊。我知道，这在当时是最贵
重的材料。

“我赔吧。”“你赔得起？一个月工资呢！”鞠
师傅一个劲儿地摇头，没再训斥我。第二天，我
把娘让捎的 8 个鸡蛋偷放进鞠师傅的工具包，感
谢他的宽容。待我晚上回家，发现鸡蛋还在我包
里，只不过破了一半。

据说，猫星人教老虎爬树时，都会留一手。
我深知，学车工，最难掌握的技术不在车削技术，
而在磨刀具的功夫上。用气焊把合金刀片焊接

到刀杆上，然后去飞转的砂轮上磨出需要的刀
具。关键又在刀刃的弧度上，切除毛坯表层是一
个标准，掏孔、车削螺纹又是一个标准。我掌握
了加工车毛坯的刀具，其他的精密刀具，在我几
乎不着边际。鞠师傅说他跟王师傅学磨刀具学
了整整三年，我不能急，慢慢来。我来当学徒只
待三个月，回去就得独当一面，能不着急嘛？

鞠师傅不急着传授磨刀具工艺，我就去求助
南邻车床的小夏女师傅。她工作快两年，也不敢
自磨刀具，但悄悄告诉我，王主任师傅最拿手。

王主任师傅十五六岁进厂学车工，当下尽管
才二十四五岁，比她年龄大的师傅一大把，可她
能围着各型车床转一圈，不仅加工技术好，还能
排除车床的一般性故障。她用耳朵听，就能听出
故障所在，很神的。

但王师傅很少笑，整个一冷面美人。鞠师傅
也一直望着王师傅打怵。王师傅来车床前一站，
鞠师傅就很不自在，连喘气都粗起来，有时甚至会
手忙脚乱。有一次，我们的车床变速箱有异响，王
师傅让打开车头盖子检查，她伸长脖颈，正探看变
速箱里齿轮呢，机床轰地发动起来，是鞠师傅无意
间，按下了启动的手柄。随着一声尖叫，王师傅把
所有在场的人惊呆了——但见她盘着的头发，白
皙的脸，瞬间都被甩满了黑乎乎的润滑油，脸上的
又滴落到了急速起伏的胸前……转头一看，鞠师
傅的脸煞白。

能跟王师傅说上话，并能开上玩笑的，当属
驾驭巨无霸 C30 车床的大夏师傅。大夏和他的
庞然大物在车间的里间，王师傅来车间，有事没
事就往里间钻。大夏顶破车间的大笑声，能盖过
嗡嗡的机床声，也间或挤出来王师傅的咯咯声。
外间的老师傅说，小王主任正跟大夏请教驯夫秘
术呢！大家才知道，王主任要结婚了。说到这话
题，男师傅们就拉长了脸，仿佛本车间的宝贝要
被人抢走般的悲怆。

大夏师傅还爆料说，王主任的白马王子，就
是时常来车间蹭一蹭逛一逛的车队小白脸——
马队长。大夏跟大家招招手，手遮着嘴巴悄声
说，原先这小白脸跑青岛送化肥两天一个来回，
自打跟咱小王主任打连连，一天一个来回，就是
半夜之后也要跑回来，这粘黏糊劲儿啊，真赛过
粘铁件的强力胶。

三个月的车工学习，转眼结束了。分别那
天，已是新娘的王师傅，攥了我那油腻透了的棉
袄说，也没给小王你申请件工作服，棉袄都吃满
油了，对不住你！今后遇到困难，随时欢迎你回
来！鞠师傅把我送出厂门，又陪走了一段，塞给
我一本旧的《车工入门》，还有纸包的三件磨好的
漂亮刀具。他说，你仨月学了别人一年才学到手
的东西，你会是一把好手的！

谁承想，跟师傅们学了一包的武艺，等回到
供销社的后厂，竟没了用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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